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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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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相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儿童群体更易陷入严重的多维

贫困状态，因此探讨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意义。以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区，使用A-F法从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维度对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时空格

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均呈下

降趋势，儿童多维贫困在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各维度均得到有效改善；② 2010—2016

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各维度贫困存在空间分布差异，呈现“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

阶梯式递增的空间特征；③ 2010—2016年中国城市、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情况均得到改善，空间

分布向着“东—中—西”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格局转变，但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始终远高

于城市；④ 家庭情况、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抚养能力、经济水

平、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次要因素。综合来看，各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儿童多维

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远超过单因素，教育环境与抚养能力、城镇化水平与医疗资源、家庭情况

与抚养能力为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主导交互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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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en提出权利贫困理论和能力贫困理论，认
为贫困是一种能力的剥夺，成为多维贫困的重要理论基础[1]。随着多维贫困研究的不断
深入，对儿童群体多维贫困的研究逐渐增多，有学者认为儿童遭受的贫困与成人并不
相同 [2]，儿童时期的贫困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持续存在[3]。此外，联合国开发署发布的
2019 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 （MPI） 报告》（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19）指出，现阶段全球共有13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其中6.63亿为儿童，儿童相较
成人处于更为严重的多维贫困状态，因此对儿童多维贫困进行研究，解决儿童贫困问题
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目前国外对于儿童多维贫困的探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儿童多维贫困维度、权重
确定及测度[4-6]、特定背景下儿童群体的贫困状况[7-11]、儿童多维贫困对扶贫政策的影响[12]、
收入贫困与儿童贫困的关系[13-14]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儿童多维贫困研究以定量分析为
主，使用的方法有 A-F （Alkire-Foster） 法、MODA （Multiple Overlapping Depr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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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15]、模糊集[16]、随机占优[17]等。其中A-F法自 2007年Alkire和Foster提出以来
逐渐成为测量多维贫困的重要方法[1]，也是目前儿童多维贫困测度中被广泛应用的方法之
一。Roelen等[18]较早利用A-F法对越南儿童2006年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研究，随后Roche[19]

基于1997—2007年的人口健康数据使用A-F法研究孟加拉儿童多维贫困的时间变化。
在国内，对儿童多维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儿童多维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分析及多

维贫困影响分析。李晓明等 [20]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测度了2012年这一单一年份的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并对致贫机理进行探
讨；冯贺霞等[21]运用A-F方法，从生存、发展、健康、教育、参与 5个维度，研究内蒙
古、新疆、甘肃、广西、四川5个贫困情况较为突出省域的儿童多维贫困现状；吕文慧
等[22]使用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父母缺位对农村留守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宋扬
等 [23]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的生命历程数据，分析了儿童时期多维贫困对后续人力资本积累、健康水平
和劳动收入状况等方面的长期影响。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于儿童多维贫困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社会学视角，研究内容多集
中于儿童多维贫困指数的测度，从地理学视角对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其影响
因素的探讨较少，对儿童多维贫困未来演变趋势进行预测的研究也需要加强。在研究方
法方面，目前儿童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使用贫困指数分解、回归分析等方法[20, 24-25]，
不能充分揭示各影响因素对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产生的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
地理学视角出发，采用空间自相关、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变
化及其演变趋势，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驱动因子及其交互作
用。首先，本文从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等维度构建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评价指
标体系，对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进行测度，探究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儿童多维贫困时空变化及其城乡空间差异特征；其次，使用马尔科夫链对中
国儿童多维贫困演变趋势进行预测；第三，采用地理探测器对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
及其交互作用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可以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儿童扶贫政策，解决
区域间儿童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调查对象包
含被调查家庭中的全部成员，调查内容涉及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健康等多个方
面，调查范围覆盖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不含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在考虑地区差
异的基础上以内隐分层的、多阶段、多层次、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式抽取
162个县635个村共14960户家庭，CFPS的样本可视为一个全国代表性样本[26]。本文使用
2010—2016年4轮调查中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儿童及其所在家庭的相关数据（表1）。

《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将“儿童”定义为年龄不大于18岁的人，由于CFPS数据库
中的儿童问卷主要针对0~16岁（含0岁，不含16岁）儿童，其中0~2岁儿童由于生长阶
段不同在部分指标设置上与其他年龄段存在出入，故本文涉及的儿童年龄为3~16岁（含
3岁，不含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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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评价指标选取与测度
对于儿童多维贫困维度和指标的选取，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对文献进行梳理可发

现，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社会参与等是儿童多维贫困测度中最常使用的维
度。遵循科学性、目的性、测度的可操作性等指标选取原则，依据相关文献及CFPS数据
库数据情况，选取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5个维度及相应指标测度中国儿童多
维贫困状况（表2），社会参与维度由于缺少相关数据，因此本研究中未对这一维度指标
进行测度。

本文使用A-F法对儿童多维贫困进行测度。A-F法在多维贫困测度中被广泛使用，它
建立在“多重剥夺”的概念之上，只有在遭受多重福利剥夺时才被定义为贫困，对各维
度剥夺的联合分布有敏感性，能够更好地识别多维贫困个体。在儿童多维贫困研究中，
A-F法同样被广泛使用[30-32]。以剥夺临界值Z及贫困临界值K对儿童进行多维贫困识别，
即当儿童某个指标超过剥夺临界值Z时，表明儿童该指标被剥夺，被剥夺的指标数量大
于等于K时，该儿童属性识别为多维贫困。基于此思路，本文先计算多维贫困人口发生
率H，再计算多维贫困平均剥夺份额A，儿童多维贫困指数MPI[33]为：

MPI = H × A, H =
p
P

（1）

式中：p表示多维贫困人口；P表示研究总人口。

A =
∑
h = 1

h

Ch( )K

p
（2）

式中： Ch( )K 表示不同K值个体h被剥夺的指标数量；p表示多维贫困人口。

表1 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儿童样本分布
Tab. 1 Distribution of children samples in CFPS from 2010 to 2016

年份

2010

2012

2014

2016

总计(人)

7386

6733

6775

6618

性别(人)

男

3876

3540

3573

3527

女

3510

3193

3202

3091

地区(人)

城镇

2751

2505

2553

2731

乡村

4635

4228

4222

3887

年龄(岁)

3~5

1752

2505

1791

1920

6~16

5634

4228

4985

4698

表2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指标体系
Tab. 2 Index system for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ina

维度

住房

照料

教育

营养

健康

指标

水源[27]

燃料[28]

父母照顾[29]

家人关怀[29]

入学情况[27]

教育关注度[28]

身高[26]

体重[26]

医疗保险[16]

就医情况[19]

指标描述

儿童所在家庭使用的饮用水源

儿童所在家庭使用的生活燃料

母亲或父亲对儿童的照顾情况

家人对儿童生活关怀频率

学龄儿童入学情况

父母对儿童教育情况的关注程度

儿童身高数据

儿童体重数据

儿童医疗保险情况

儿童生病就医情况

剥夺情况

1为没有安全饮用水，否则为0

1为生活燃料为柴草或煤，否则为0

1为儿童一个月内未见到母亲或父亲，否则为0

1为家人比较不或从不关怀儿童生活，否则为0

1为儿童无法入学接受教育，否则为0

1为父母不关心或较不关心孩子的教育，否则为0

1为儿童身高低于标准值，否则为0

1为儿童体重低于标准值，否则为0

1为家人未为儿童购买医疗商业保险或社会保险，否则为0

1为儿童生病时不能获得药物治疗或前往医院治疗，否则为0

2553



地 理 学 报 76卷

2.3 研究方法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利用全局自相关分析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的整体分布

状况，以判断在空间上是否存在集聚性。计算公式为[34]：

I =
∑
i = 1

n ∑
j ≠ i

n

Wij(Xi - X̄ )(Xj - X̄ )

S2∑
i = 1

n ∑
j = 1

n

Wij

（3）

式中：n为空间单位数；Xi代表空间单元 i 的属性值；Xj代表空间单元 j 的属性值；X为

各单位上的观察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邻为1，不相邻为0）； S2 为属性值的方
差； X̄ 为X的平均值。

（2）马尔科夫链。马尔科夫链分析是将数据离散化为L种类型后，构造状态转移概
率矩阵，测算不同类型的概率分布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以此刻画研究对象动态演进
的全过程[35]，预测其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可能出现的状态。根据2010—2016年中国儿童
多维贫困指数将各省域划分为高值区、中高值区、中等值区、中低值区、低值区，在此
基础上计算区域内不同类型之间的转移概率。状态转移概率hij是由状态 i转移到状态 j的

概率，研究单元的历年状态可用 w × w 的概率矩阵 H = [ ]hij 表示。hij的计算公式为[35]：

hij =
rij

ri

（4）

式中：rij为研究时段内 t时期属于 i类型转变到下一时期 j类型的空间单元数量；ri为研究
时段内所有年份 i类型的空间单元数量。

（3）地理探测器。利用地理探测器可以探测空间分异性及背后的驱动力，能够用小
于 30的样本量达到其他模型需更大样本量才能达到的统计精度，对多自变量共线性免
疫、不要求必须空间连续[36]。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以上特点，运用因子探测测度中国儿童
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的解释程度，运用交互探测判断两个因子交互作用与单因子影响相比
是更强化还是更弱化。 q 值计算公式为[37]：

q = 1 - 1
nσ2∑

i = 1

M

niσ
2

i （5）

式中：q为影响因子对区域差异的探测力值， q ∈ [ ]0, 1 ，q值越大，表明因子对中国儿童

多维贫困区域差异的影响越大。 i = 1, 2,…,M 为影响因子 x的分层；n和ni分别为研究区

域和层 i 的样本数； σ2 和 σ2
x, i 分别为研究区域和层 i 的方差。

3 结果分析

3.1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时间变化
从时间变化上看，2010—2016年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整体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儿童

多维贫困指数呈下降趋势，由 0.138 降至 0.063，年均降幅为 9.06% （表 3）。其中，
2010—2016年间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情况均得到有效改善，东部地区儿童多维贫困指
数由 0.081下降至 0.035，中部地区由 0.121下降至 0.049，西部地区由 0.211下降至 0.103
（表 4），年均降幅分别为 9.47%、9.92%、8.53%，中部地区降幅最大，西部地区降幅最
小。东中西部地区儿童多维贫困指数标准差分别由 0.044、0.055、0.067 减小至 0.023、
0.021、0.032，说明各省域间绝对差异随时间变化明显减小。东中西部地区儿童多维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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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变异系数呈现波动变化，说明各省域
间相对差异随着时间变化出现一定波动，
2012 年东中西部地区省域间相对差异达
到 最 大 。 2010 以 来 ， 国 家 先 后 发 布
《2011—202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国
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 （2014—2020
年）》等，对儿童发展更为重视，随着经
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不断
进步及儿童扶贫工作的有效落实，2010—
2016 年儿童多维贫困情况得到一定程度
的缓解，地区间绝对差异缩小。2012年后随着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全面启动，重点贫
困地区扶贫工作有所突破，进一步缓解了儿童多维贫困，区域间相对差异缩小。

从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各个维度来看，2010—2016年间中国儿童住房、照料、教育、
营养 4个维度的贫困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平均降幅分别为 9.84%、8.09%、7.42%、
8.71%，健康维度小幅上升后出现明显下降，年平均降幅为12.50%。各个维度贫困情况
在2010—2016年间均得到有效改善，维度间差距逐渐缩小，发展水平日益接近（表3）。
5个维度中健康维度下降幅度最大，这与中国近年来医疗条件不断提升、医疗保障逐步
完善有关。特别针对儿童群体，2010年起国家逐步建立儿童大病救助机制，2012年儿童
重大疾病保障范围全面扩大，覆盖重大疾病达20种，儿童医疗救助体系建设快速推进，
因此，2012年后儿童医疗条件逐步改善，健康维度贫困指数逐渐下降。此外，住房维度
的贫困相较降幅同样较大，说明随着城乡饮用水安全提升，家庭清洁能源推广[38]，安居
工程、棚户区改造等民生工程的推进，住房维度的贫困逐步得到解决。

3.2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布变化
通过计算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全局Moran's I，判断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在空间

上是否存在集聚性。结果显示，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全局Moran's I分别
为 0.429、0.434、0.596、0.619，p 值均小于 0.01，通过显著性检验。Moran's I 逐渐上
升，始终为正值，表明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在空间上始终存在明显的正向集聚效应，
2010—2016年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差异不断缩小，集聚程度上升[39]。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中
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自然断点法将2016年各省、市、自治区划分
为儿童多维贫困指数高值区、中高值区、中等值区、中低值区、低值区，并保证各时间
断面划分阈值一致[40]，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如图1所示。

首先，从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的省域空间分布来看，2010—2016年高值区、中高
值区、中等值区、中低值区、低值区在省域间的空间分布变化均较大。儿童多维贫困高
值区主要位于西部地区，范围逐渐收缩，由甘—川—渝—贵—云—桂连片区、赣—闽连

表4 2010—2016年中国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测度结果、标准差与变异系数
Tab. 4 Measurement result,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from 2010 to 2016

年份

2010

2012

2014

2016

东部地区

指数

0.081

0.070

0.054

0.035

标准差

0.044

0.043

0.036

0.023

变异系数

0.756

0.872

0.716

0.802

中部地区

指数

0.121

0.096

0.063

0.049

标准差

0.055

0.047

0.029

0.021

变异系数

0.490

0.516

0.458

0.443

西部地区

指数

0.211

0.173

0.145

0.103

标准差

0.067

0.062

0.036

0.032

变异系数

0.369

0.434

0.287

0.367

表3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测度结果
Tab. 3 Measurement result of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6

年份

住房维度

照料维度

教育维度

健康维度

营养维度

儿童多维贫困指数

2010

0.183

0.101

0.110

0.096

0.201

0.138

2012

0.138

0.080

0.073

0.104

0.168

0.112

2014

0.111

0.066

0.062

0.065

0.103

0.087

2016

0.075

0.052

0.061

0.024

0.096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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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收缩为四川一省；中高值区趋于分散，由湘—粤、皖—豫连片区转变为甘、贵两
省；中等值区发生明显由北向南的转移，形成赣—闽—粤—湘—桂—渝—云连片区，呈
侧倒的“U”型插入中低值区；中低值区范围大幅增加，主要在中部地区形成连片发
展；低值区不断扩张，自京、津、沪向鲁、苏、浙、辽等沿海地区延伸。整体来看，中
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空间分布始终呈现“东—中—西”部阶梯式递增的空间特征，北
京、天津、上海在研究期始终属于低值区，基本不受多维贫困困扰，四川始终属于高值
区，多维贫困情况最为严重。

从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不同维度的空间分布来看，住房、照料、教育、
健康、营养5个维度在空间分布上同样存在差异（图2）。① 住房维度由以高值区、中高
值区为主转变为以中等值区、中低值区为主，高值区逐渐收缩为川—甘连片区；中高值
区逐渐向西转移，分布于贵州一省；中等值区先分散后集中，形成晋—陕—渝—湘—赣
—皖—桂—云连片区；中低值区与低值区逐渐连片，主要位于沿海东部省份。② 照料维
度以高值区、中高值区为主转变为中等值区、中低值区、低值区并存，高值区面积明显
减少，由豫、甘—川—渝—贵—湘—赣—闽—粤连片区减少为川—贵连片区；中高值区
主要由高值区转变而来；中等值区面积明显扩大，分散分布于甘、闽、晋—豫—鄂—皖
连片区、云—桂连片区；中低值区与低值区变动较小。③ 教育维度由以中高值区、中等
值区为主转变为以中等值区、中低值区为主，高值区由川—贵连片区减少至仅余四川；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19)182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1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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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值区由分散开始向高值区集中；中等值区位于高值区与中高值区外围地区；中低值

区与低值区逐渐连片，面积明显增加。④ 健康维度由高值区为主转变为中等值区、中低

值区为主，高值区明显收缩，仅余川—贵连片区；中高值区先增加后减少，最终分散分

布；中等值区面积明显增加，同样呈现分散分布；中低值区与低值区大幅扩张，形成连

片。⑤ 营养维度由高值区为主转变为中高值区、中等值区为主，高值区甘—川—云—贵

—渝—桂—湘—粤—赣—闽连片区收缩至甘—川—贵连片区；中高值区由北向南发生转

移；中等值区明显收缩，分布于陕—晋—渝连片区与皖；中低值区与低值区连片，面积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2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2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各维度指数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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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加。总体而言，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5个维度在空间分布的变化上具
有一定的不同，但整体格局始终呈现“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进一步探究省域分维度贫困的特征，以2016年各维度指数作为分类变量，对25个
省、市、自治区进行 K-means 聚类，划分为多维贫困型、住房—营养—教育维度贫困
型、照料—营养—住房维度贫困型、照料—健康维度向好型、多维贫困向好型 5 种类
型。其中，川、贵为多维贫困型，这一类型贫困程度最深，在各个维度上均受到贫困困
扰。甘肃为住房—营养—教育贫困型，主要位于最贫困地区的外围，这一类型贫困程度
较深，相对其他类型而言住房维度贫困比较突出。这可能由于甘肃地区生活用水短缺，
家庭用能结构落后，家庭住房条件相对较差，导致当地儿童在住房维度较贫困。皖、
赣、湘、渝、粤、桂、云为照料—营养—住房贫困型，相对其他类型而言在照料维度贫
困比较突出，主要由于这些地区多为外出打工大省，使得大量儿童留守家中，父母对于
儿童的关心照料不足。黑、辽、冀、晋、豫、鄂、陕、闽为照料—健康维度向好型，这
一类型贫困程度较轻，照料、健康维度贫困较轻，而住房、教育、营养维度贫困程度相
对严重。京、津、吉、鲁、江、浙、沪为多维贫困向好型，主要位于东部沿海，这一类
型地区基本不受到贫困困扰，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维度均表现良好。
3.3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城乡空间差异

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儿童往往在生存发展中面临更多风险，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的
困境[20]。因此，为研究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内部差异情况，同样采用自然断点法将2016年
城市儿童多维贫困指数从低至高划分为5级并保证各时间断面划分阈值一致，同时用手
动分类法对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级，使得二者分类等级和区间范围保持一致。

2010—2016年中国城市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065、0.051、0.037、0.029，逐年
递减（图3）。其中高值区面积逐渐减少，由甘—川—渝—云—贵—桂、豫—皖—赣—闽
连片区最终转变为川、贵两地；中高值区分布较分散，最终形成甘、皖、粤点状分布；
中等值区由分散变为集中，在南部形成闽、云—桂—湘连片区；中低值区集中后扩散，
分布于津—冀—晋连片区、鄂—渝连片区、黑三处；低值区面积扩张，主要在沿海地区
逐渐形成连片分布。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儿童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向着“东—中—西”
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格局转变，经济发达的地区周边更易陷入严重的儿童多维贫困，
如京、津周边的冀与江、浙、沪周边的皖、闽的城市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均较高，可能是
发达省市集聚了大量医疗、教育、文化等儿童发展所需的要素，虹吸效应导致周边地区
城市教育资源、医疗条件等条件受限，当地儿童更易陷入多维贫困。

2010—2016年中国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181、0.148、0.118、0.087，同样
呈逐年下降趋势。高值区逐渐收缩，占比逐渐下滑，但始终分布较广；中高值区先增加
再减少，主要由高值区转化而来，分布于高值区外围；中等值区逐渐集中，形成辽—冀
连片区；中低值区、低值区仅于东部缓慢扩张，尚未形成连片发展（图4）。农村地区高
值区分布较广，区域集中，存在明显的连片情况，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始终远高于城市儿
童。对比2010—2016年城市、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川、贵两省差距最为明显，表明
儿童多维贫困严重的省域之间存在更为明显的城乡差距。

总体而言，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城乡差距显著，农村儿童的贫困情况受到经济基
础、人口流失、教育水平等多方面的累积效应影响，相较于城市儿童更容易受到多维贫
困困扰，这与葛岩等的研究结果[41]趋于一致。此外，在空间分布上，城市、农村儿童多
维贫困均存在高值区明显收缩，低值区明显扩张的现象，向着“东—中—西”贫困指数
阶梯式递增的格局转变，但农村儿童多维贫困以高值区、中高值区为主，贫困程度较深
的地区存在明显连片现象，贫困程度远高于城市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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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演变趋势预测
根据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高值区、中高值区、中等值区、中低值

区、低值区的分布，采用马尔科夫链测算儿童多维贫困状态转移的概率矩阵，以状态转
移概率矩阵的主对角线数值表示儿童多维贫困状态未发生变化的概率，以非对角线数值
表示儿童多维贫困状态发生变化的概率，测算结果如表5所示。

从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马尔科夫转移矩阵来看，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未来
发展趋势基本向好。① 贫困程度低或得到改善的地区返贫可能性较小，低值区、中低值
区等级保持不变的概率分别为 94.12%、56.25%，具有一定稳定性。② 贫困程度中等或
中高的地区逐步向低等级转变，中等值区和中高值区发生转移的概率为 50.00%、
63.64%，较易发生转移，主要转移类型为高等级向低等级进行邻级转移。③ 贫困程度高
的地区扶贫难度较大，高值区等级保持不变的概率为53.33%，不易发生变动。

4 影响因素地理探测

4.1 地理探测结果
为分析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综合考虑家庭、社会、经济、政治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2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3 2010—2016年中国城市儿童多维贫困指数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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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结合相关文献及可得数据，选取人均GDP （x1）表征经济水平[42]，人口城镇化
率（x2）表征城镇化水平 [4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居民每百户年末电脑拥有量
（x4）表征家庭情况[43]，人均公共预算支出（x5）表征政府行为[44]，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
位（x6）表征医疗资源[45]，每千人地区课本和儿童读物出版数（x7）、地区文盲率（x8）表
征教育环境[46]，儿童抚养比（x9）表征抚养能力[47]，共计9个因子，进行地理探测。

首先进行因子探测，探究各影响因子对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决定力 q值。
探测结果如表 6所示。筛除 p值小于 0.1的 x5、x6、x8，其余因子按照 q值大小进行排序，
x4 > x2 > x3 > x9 > x1 > x7。其次进行交互探测，探究因子间交互作用对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空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1825号的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4 2010—2016年中国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6

表5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马尔科夫转移矩阵(%)
Tab. 5 Markov transfer matrix of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ina

t/t+1

低值区

中低值区

中等值区

中高值区

高值区

低值区

94.12

37.50

0.00

0.00

0.00

中低值区

5.88

56.25

50.00

0.00

0.00

中等值区

0.00

6.25

50.00

63.64

13.33

中高值区

0.00

0.00

0.00

36.36

33.33

高值区

0.00

0.00

0.00

0.00

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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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异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均大于单因子的影响力（表 7），
其中 x8∩x9、x2∩x6、x4∩x9影响力最大，分别为0.853、0.851、0.843，x5∩x6影响力最小，仅
0.362。x2∩x6产生非线性增强，其余因子交互均产生双因子增强作用。

4.2 分异机制
结合因子探测及交互探测结果，进一步探讨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机理。综合

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可以发现，家庭情况、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
重要因素，抚养能力、经济水平、教育环境是次要因素，医疗资源、政府行为的影响不
明显。总体来看，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明显的互相强化作用，主导
交互因素为教育环境与抚养能力、城镇化水平与医疗资源、家庭情况与抚养能力（图5）。

表6 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
Tab. 6 Factor detector of the geodetector

x

q值

p值

x1

0.417

0.039

x2

0.568

0.009

x3

0.492

0.065

x4

0.627

0.006

x5

0.189

0.131

x6

0.203

0.153

x7

0.405

0.046

x8

0.588

0.124

x9

0.447

0.062

表7 地理探测器的交互探测
Tab. 7 Interaction detector of the geodetector

交互因子

x1∩x2

x1∩x3

x1∩x4

x1∩x5

x1∩x6

x1∩x7

x1∩x8

x1∩x9

x2∩x3

x2∩x4

x2∩x5

x2∩x6

q值

0.668

0.533

0.749

0.516

0.639

0.578

0.829

0.793

0.638

0.685

0.702

0.851

类型

BE

BE

BE

BE

BE

BE

BE

BE

BE

BE

BE

NE

交互因子

x2∩x7

x2∩x8

x2∩x9

x3∩x4

x3∩x5

x3∩x6

x3∩x7

x3∩x8

x3∩x9

x4∩x5

x4∩x6

x4∩x7

q值

0.752

0.778

0.773

0.801

0.675

0.660

0.644

0.839

0.710

0.662

0.791

0.768

类型

BE

BE

BE

BE

BE

BE

BE

BE

BE

BE

BE

BE

交互因子

x4∩x8

x4∩x9

x5∩x6

x5∩x7

x5∩x8

x5∩x9

x6∩x7

x6∩x8

x6∩x9

x7∩x8

x7∩x9

x8∩x9

q值

0.717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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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BE（bi-factor enhancement）表示双因子增强型，NE（nonlinear enhancement）表示非线性增强型。

图5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机制
Fig. 5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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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情况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家庭情况与抚养能力交互
为主导交互因素。家庭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儿童贫困状态受到家庭的深刻影响，贫困
家庭的儿童可能会因为家庭债务中断学业参加劳动。非贫困家庭拥有更为充足的资源，
用以提升儿童住房、教育、健康、营养等方面条件[41]，给予儿童充分的关心和爱护[48]。
抚养能力则反映了地区劳动力对儿童抚养压力，儿童抚养比越高，表示地区劳动力所需
负担的儿童人数越多，对儿童抚养压力越大，儿童所能分配到的发展资源越少，遭遇多
维贫困的风险随之增加。家庭情况与抚养能力交互意味着儿童发展资源将在社会与家庭
层面受到双重剥夺，使得儿童更易陷入多维贫困的困境。总体来看，中国东部地区家庭
的整体收入与消费水平优于中西部，东部发达地区密集的劳动力也降低了当地儿童的抚
养压力，使得儿童能够享有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更高的福利水平，因此儿童多维贫困低值
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2）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水平与医疗资源
交互为主导交互因素。城镇化水平提升能够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41]，城市集中了更为
优质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相较农村儿童，城市儿童能够得到更充分的生活保障，
2010—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由49.95%提升至57.35%，更多儿童进入了城市环境，因此儿
童多维贫困情况在空间上表现为高值区收缩，低值区扩张。此外，生命健康是儿童发展
的重要基础，儿童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便利性提升，能够改善儿童在健康维度的贫困。
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为65.9%、52.8%、50.2%，城镇化水平存在
明显地区差异，优质医疗资源也呈现“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格局[49]。一方面城镇
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对优质医疗资源的吸引力越强，另一方面城市优质的医疗资源也成为
了人们进入城市环境的动力，在城镇化水平与医疗资源交互作用下，中国儿童多维贫困
指数同样呈现出“东—中—西”部阶梯式递增的空间特征。

（3）抚养能力、经济水平、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次要因素，但
教育环境与抚养能力交互为主导交互因素。① 优良的教育环境意味着儿童可能获得更多
教育机会，教育是促进脱贫与发展的重要手段，教育缺失会导致儿童长期处于多维贫
困。儿童时期遭遇的多维贫困会对其未来社会发展、健康状况等产生长期负面影响[23]，
导致地区劳动力质量降低，加剧劳动力对儿童的抚养压力；而随着抚养压力增大，儿童
个体所能拥有的社会资源将会减少，影响儿童教育资源获取，不利于儿童教育环境改
善，在两者交互作用下形成恶性循环。中国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具有明显的东西部差异，
京、津、江、浙、沪等地区属于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优势区域[50]，此外这些地区儿童抚
养能力更高，因此儿童多维贫困指数长期处在较低水平。同样位于东部地区的福建等地
由于教育资源相对东部其他地区略显不足，且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多子现象普遍，导致
抚养压力较大，因此，虽然福建等省的儿童家庭情况较好、城镇化水平较高，但受教育
环境与抚养能力双重制约，相较于东部地区其他省份而言，儿童贫困问题仍比较突出。
② 经济水平则作为次要因素对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产生作用。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
往往拥有更多财政收入用以改善民生，儿童福利政策较好，中国人均GDP一直呈“东—
中—西”阶梯式递减，东部良好的经济水平为儿童多维贫困的改善奠定了基础；另一方
面，省际间的人口流动受到市场要素作用，经济水平较差的中西部地区由于非农就业机
会较少、工资收入水平较低等原因，劳动力外流现象更为明显[51]，缺少父母关心使不少
儿童成为留守儿童，加重了儿童多维贫困情况。

（4）各影响因子之间均存在明显的互相强化作用，多重因素在儿童多维贫困高值区
出现叠加效应，这在四川地区特别突出。2010—2016年四川地区儿童多维贫困一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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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主要成因如下：① 四川地处西南，西南地区是我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52]，长期
以来工业基础较弱，经济增长缺乏支撑，整体经济水平较低；② 四川城镇化模式为异地
工业化带动本地城镇化[53]，城镇化缺乏有效驱动力，加之地形限制、连片贫困区众多导
致振兴环境较差，当地城镇化始终处于较低水平[54]，难以有效改善儿童住房、教育、医
疗等方面条件；③ 地区教育资源相对不足，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地形环境一定程度影响
教育设施布局，教育环境相对较差；④ 贫困面积广，贫困程度深，甘孜、阿坝、凉山等
地区贫困家庭众多，当地对儿童家庭情况改善压力大。此外，当地家庭出于对未来收入
的担忧、养儿防老观念影响等原因普遍多子，导致抚养压力增加。劳动力的流失，也导
致当地儿童抚养比升高，加剧地区抚养压力。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多重因素相互作用，
导致四川地区儿童多维贫困尤为严重，是未来儿童多维贫困改善的重点地区。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 CFPS 调查数据，选取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 5 个维度指标对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情况时空变化进行分析，并用地理探测器对儿童多维贫
困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主要结论为：

（1）从时间变化来看，2010年以来，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状况不断改善，东中西部地
区的儿童多维贫困情况均不断好转。各省域间儿童多维贫困的绝对差异随时间变化而减
小，省域相对差异随着时间变化出现一定波动。从不同维度来看，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在
住房、照料、教育、营养维度的指数呈下降趋势，健康维度小幅上升后出现明显下降，
各维度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健康维度的改善最为明显。

（2）从空间分布来看，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空间分布始终呈现“东—
中—西”部指数阶梯式递增的总体特征，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正向集聚效应，其中京、
津、沪在研究期内始终为儿童多维贫困指数低值区，四川地区始终为高值区。住房、照
料、教育、健康、营养各个维度贫困指数在空间上具有一定差异性，但整体空间格局均
呈现“东—中—西”部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特征。分析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情况的演变
趋势可知，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情况未来发展基本向好，表现在贫困程度较轻或贫困已得
到改善的地区返贫可能性较小，发生的转移主要为高等级贫困地区向低等级进行邻级转
移，但高值区稳定性仍较高，扶贫难度较大，是未来重点改善的对象。

（3）从城乡差异看，2010—2016年城市、农村儿童多维贫困均有所改善，高值区明
显收缩，低值区明显扩张，空间分布向着“东—中—西”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格局转
变。农村儿童多维贫困主要为高值区、中高值区，贫困程度远高于城市儿童，川、贵两
省城市与农村的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差距最为明显。此外，对于城市儿童而言，位于经济
发达省份周边的儿童更易陷入严重的多维贫困。

（4）从影响因素看，家庭情况、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抚养
能力、经济水平、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次要因素。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对儿
童多维贫困的影响远超过单因子作用，主导交互因素为教育环境与抚养能力、城镇化水
平与医疗资源、家庭情况与抚养能力，交互作用类型主要为双因子增强，反映了儿童多
维贫困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复杂特征。
5.2 讨论

本文立足于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格局变化及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可为儿童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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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借鉴。① 在空间差异方面，儿童多维贫困扶贫工作的未来重心应集
中于高值区、中高值区，特别是长期处于儿童多维贫困高值区的四川。政策的制定应充
分考虑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各个维度，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差异。通过加大对
贫困家庭的帮扶，提升家庭生活水平，保障家庭资源充足以改善儿童贫困；通过加快城
镇化建设，优化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惠及儿童发展所需条件；通过降低抚养压力、提
升经济水平、改善教育环境、优化医疗资源等手段，解决留守儿童、饮用水健康、能源
贫困、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促进儿童发展权利公平。② 在不同维度方面，儿童多维贫
困扶贫工作的未来重心在于营养、住房维度的改善。对于儿童营养维度，应积极实施儿
童营养改善计划，在保障食物供给充足的基础上，优化营养结构，引导儿童形成健康饮
食习惯。对于儿童住房维度，住房维度扶贫工作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相对其他维度仍
处于较为严重的状态，应继续重视儿童家庭用水、用能、住房质量等问题，对贫困家庭
住房情况展开针对性援助，特别是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保证援助资金用以改
善儿童居住条件。

本文仍存在的不足为：① 儿童多维贫困涉及儿童生活、成长的多方面，鉴于研究数
据的可得性，本文仅选取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5个维度，未包括社会参与以
及住房安全等维度和指标，儿童多维贫困指标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② 本文主要针
对2010—2016年省域层面的儿童多维贫困情况，由于样本数据和时间节点相对较少，未
能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省域列为研究地，未来还需深入开展覆
盖全国层面的分析；③ 本研究仅关注家庭情况、城镇化水平、经济水平、抚养能力、政
府行为、医疗保障、教育环境等社会经济因素对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有待进一步
探讨其他诸如自然因素等的影响，剖析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机制。

致谢：本文研究数据部分来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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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ina

CAI Peiru, WANG Xia, YAN Yihan, ZHANG Ying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has arouse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of
multidimensional children pover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aking 25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uses the A- F
method to measure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of China during 2010- 2016, and
examines its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geodetector.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following: (1) During 2010- 2016, the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and poverty in the dimensions of living standards, care, education and health were
effectively improved. (2) The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and each 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had spatial differences, which was manifested as "high in the east, medium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low in the west". (3)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ina has been improved, and the index spatial pattern has gradually changed to "east, middle,
west; high, middle, and low", however,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of rural children
has been far higher than that of urban children. (4) Family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level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bility of raising children,
economic leve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re secondary facto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has a far greater impact on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than a single factor.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nd ability of raising childre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medical
resources, and family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interactive factors leading to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Keywords: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patio- temporal vari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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